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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危急时刻

1880年，抗俄还是抗日？
1880年，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北新疆和东南海疆同时陷入危机。 西北方向，沙皇俄国乘新疆叛乱

之际，“主动帮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历经 10年却并不归还，而是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
左宗棠率领西征平叛得胜之师，厉兵秣马，与俄军对峙，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预料中俄战争将难以避免。

东南方向，正在飞速崛起的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悍然宣布将琉球撤蕃立县，改名为冲绳，下一
步的野心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琉球国王派出的秘密使节，向中国政府“泣血”求援，要求中国尽快出兵。抗日情
绪同样充满了大清朝野，主战的奏折雪片般飞进紫禁城。 但是，激情并非实力，口水绝非拳头，大清国根本没有两
线作战的实力，只能在陆地与海洋、“塞防”与“海防”、“固疆”与“保藩”、抗俄与抗日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太平天国灭亡后， 以慈禧太后为核
心的大清中央， 并没有多少值得庆幸与
欣慰的， 除了依然保持相当实力的太平
天国余部之外， 遥远的新疆也在此时发
生了叛乱，叛军势力星火燎原，整个大西
北被彻底震撼。 叛乱最为严重的南疆地
区，一时兴起了多个割据政权，为了对抗
终将到来的清剿， 他们向邻近的浩罕国
求援。浩罕虽然不是浩瀚的大国，却有着
相当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
古柏率领，进入喀什噶尔。 随后，阿古柏
鸠占鹊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哲
德沙尔”（即“七城之国”）。阿古柏开始迅
猛地扩张，立即引起了俄国的警觉。
此时的俄国， 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

带来的飞速发展。 俄国的支柱产业是纺
织业，原料主要源自美国。而美国的南北

战争导致棉花难以出口， 俄国的纺织业
陷入停顿，经济界强烈要求向中亚进军，
将中亚变成俄罗斯的棉仓。 而在政治和
军事方面， 俄国的宿敌英国以印度和波
斯湾为基地， 成功堵截了俄国南下的通
道，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
失败，也令俄国难以在巴尔干半岛扩张。

1863年，俄国控制下的波兰爆发了
声势浩大的反俄起义，为了镇压起义，俄
国不得不调动了陆军总兵力的一半，心
力交瘁，在欧洲已经难以采取攻势，于是
转头向中亚发展。
这样的国际政治夹缝， 为阿古柏提

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 他借英抗俄以确
保自己西线的安全， 腾出手来全力向北
向东扩张。

1866年 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军攻
陷了伊犁地区战略重镇惠远城，随后，相
继攻占了库尔勒、 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
齐等。西陲警报频传，但大清国依然无暇
西顾，在“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下，剿灭

卧榻之侧的捻军成为首要任务。 俄国却
沉不住气了， 频繁向中国表示愿意出兵
助剿，但中国没有表态。

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国人举行了
一次专门的御前会议，讨论新疆局势，最
后决心先下手为强，出兵抢占伊犁，一则
迟滞阿古柏势力坐大，二则占据对华的军
事先机。负责新疆事务的俄军将领克鲁泡
特金坦率承认：“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
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
利的， 不但非常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
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会后，俄军向
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
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费尽九牛
二虎之力方攻占面积总共 7万多平方公
里的土地。 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
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
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 就立即归
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此时， 左宗棠已经率领大军移驻兰

州，积极准备入疆平叛。

就在俄罗斯铁骑踏入伊犁的同时，
在遥远的台湾岛， 一场飓风带来了一艘
琉球国渔船， 船上的渔民与当地的高山
族居民发生冲突，50 余名琉球渔民被
杀，这就是所谓“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个岛国，位于中日之间，是

中国的藩属。中国对待藩属，历来只重面
子不重里子，只要称臣纳贡，一般并不干
涉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 而日本就不同
了，为了“布国威于万里波涛”，积极向外
拓展， 第一目标就是攫取近在咫尺的琉
球和台湾。
俄军攻占伊犁当年（1871年），明治

天皇亲政， 一改幕府时代将琉球作为外
国对待的基调， 重新定位其为日本帝国
的一部分。 次年（1872年），日本政府正
式设立了琉球藩， 以便为最后吞并做准
备；第三年（1873 年），日本就宣布琉球
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租税缴
纳大藏省。 如同俄国为了解除中国的顾
虑而宣称“代为”收复伊犁一样，日本人
为了减少国际压力， 高调宣布日本政府
将完全承认和严格执行此前琉球与列强
所签订的所有条约。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 最大的

难点就是获得中国的认可，而“琉球漂民
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讹诈的机会。得悉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如获至宝，迅速拟
定了“琉球处分”计划，决心一箭双雕，在
琉球和台湾问题上同时对中国进行武力
侦察。
日本的计划是， 以琉球漂民事件为

理由，攻击台湾。 但当时的大清帝国，改
革开放（“洋务运动”）成果斐然，综合国
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却羽毛未丰，不得
不先进行外交试探。 1873年 3月，日本
政府派遣了 6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由
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 出访大清国。 此
时， 左宗棠在西北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
日本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四原则是：

一、如果中国宣称台湾为属地，并且同意
惩处肇事者， 日本就只要求抚恤金及今
后保护漂民的具体措施。显然，这样的前
提， 还是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藩属甚至
日本领土， 仅此一点， 日本就能大有收
获。 二、如果中国否认台湾为属地，则日
本将自行处置。 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
结果， 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台湾的主权。
三、如果中国既坚持台湾的主权，又以各
种方式推脱“琉球漂民事件”的责任，则
日本将“论责处分”台湾，如此，中日之间
或将立即爆发武装冲突， 日本并无必胜
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团根据情况相机采
取应变措施。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

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

应对。面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总
理衙门”）居然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
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
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
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
明了中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 “无
主之地”，中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日本政府随即调整计划， 将攻占台

湾“蕃地”列为第一目标，吞并琉球则放
到第二位。 1874年 5月，3000多日军从
台湾南部登陆，攻击台湾土著。大清政府
一面加强与日本的外交交涉， 一面积极
整军备战， 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出任钦
差大臣，率军赶赴台湾，准备武装抗击日
军。日军在台湾的“讨伐”并不顺利，受到
了当地土著的顽强抵抗，加上时疫流行，
减员严重。在列强调停下，中日两国半年
后（1874 年 10 月）签订了《北京条约》，
约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向“日本国从
前被害难民之家” 支付抚恤银 10万两，
日军在台湾所修的道路、 兵营等， 折款
40万两由中国方面“愿留自用”。 在这一
条约的导语部分中， 明确说明日本出兵
的理由是 “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
加残害”。
至此， 日本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

斩获，但在琉球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日
本代表团顾问、法国法学家巴桑纳表示：
“1874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
成果之一, 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
琉球岛的权力。 ”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中国
的注意力被新疆牵制， 日本加快了吞并
琉球的动作。
此时， 琉球问题带给大清帝国的刺

激，远远高于新疆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
海军， 连昔日羸弱的日本也敢于在太岁
头上动土！但是，扩建海军的努力迅速被
日益严重的新疆问题所阻断。 左宗棠的
西北备战已经基本就绪，只待一声令下，
便可以西征入疆。 有限的财政资源和国
防经费，究竟应该是满足新疆的平叛，还
是先兴建海军？ 一场有关“海防”“塞防”
的大争论在大清展开。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认
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海防建设
刻不容缓，而且，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以
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经营“塞
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尽
天下财力西征，不如听从英国的建议，承
认阿古柏政权，接受其称臣入贡，将节省
下来的“塞防”费用转而建设海军，对抗

日本。“塞防派”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抗
俄优于抗日， 新疆决不可弃。 左宗棠认
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 保蒙古者所
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
无隙可乘。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
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 即直北关山
亦将无安眠之日。 ”放弃新疆，将令整个
中国失去西部的国防缓冲地带， 只能导
致今后的“塞防”成本更为高昂。而且，不
战而弃新疆， 对于民心士气及朝廷威严
都将是沉重的打击，也不利于加强海防。

“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当时
的大清精英阶层普遍将俄国看作是战国
时的强秦，危害最大。 林则徐在伊犁“靠
边站”时，就曾严峻地指出：俄国“将来必
为大患”。 著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俄国
“尤为中华之所患”，提出“防英乎？ 防法
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薛福成则
认为：“泰西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摈
秦。据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师不
得纵横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陆路，未骋厥

志，辄思发愤为雄……俄非无事之国，不
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之势也。 ”

“海防”与“塞防”的选择，对大清中
央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两相比较，“塞
防”似乎更为紧迫：一、日本人的目标还
只是琉球， 而非台湾， 琉球远在波涛之
中，即使弃置，也还不伤根本；而新疆与
内地山水相连，一旦失守，整个国防西线
立即崩溃，无险可守；二、琉球毕竟只是
藩属，关乎“面子”，并不直接牵涉到军事
或经济上的实际利益， 而新疆则直接关
系到国家安全的“里子”；三、俄国与日本
相比，威胁更大。 俄国既不同文，更不同
种，而且力量强大；日本同文同种、一衣
带水，而且力量还比较弱小，即使翻脸，
也容易善后；四、危机紧迫程度不同，新
疆危机迫在眉睫，稍有延误，则整个西北
局势就会糜烂，而琉球乃至台湾危机，还
在萌芽发展，对日以防为主。更为重要的
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
合了阶级矛盾， 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
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
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

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 国防重点向
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统帅三
军，入疆平叛。 左宗棠的方略，核心就是“攘外
必先安内”，全力平叛，暂时不触动对俄的伊
犁问题。 左宗棠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收复
乌鲁木齐， 这既是俄国人当时答应的归还伊
犁的条件，也是稳扎稳打所必需的。

左宗棠在战场上进展顺利，1876年 3月，
其总部移驻肃州， 不久平定了天山北路。 不
久，阿古柏病死，左宗棠督促军队加紧进攻，
顺利收复喀什噶尔，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
本完成了平叛任务， 取得了晚清军事史上罕
见的辉煌胜利。

俄国人看傻了眼，此前毕竟许诺过，只要
中国军队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 就立即归还
伊犁。 此时见中国军队平叛如秋风扫落叶，便
开始反悔，赖在伊犁不走了。 左宗棠也早有准
备，在平叛过程中，有将领就曾建议他趁着俄
国与土耳其再次大战的机会，直接攻取伊犁，
但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故意留下
伊犁孤城不打，而将伊犁周边地区一举收复，
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 在军事上也摆出了威
慑的阵势。 俄国方面已无法拖延，遂开始与中

国谈判归还伊犁的问题。 由崇厚率领的大清
国代表团于 1878年底到达圣彼得堡。 俄国要
求，如归还伊犁，中国必须补偿俄国军费，在
通商方面给予特别优惠， 同时还需向俄国割
让部分领土。 崇厚不待国内批准，就以全权钦
差大臣的身份， 在俄国提出的 《里瓦吉亚条
约》（TreatyofLivadia，又名《中俄条约十八条》）
等文件上签字。 如果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将只
能收回一座孤城， 而伊犁周边的所有战略要
地，都将永久地割让给俄国。 消息传回国内，
引起巨大的反响， 张之洞就曾指出：“若尽如
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
万里之实际……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 ”
左宗棠说：“伊犁乃我国之领土， 俄军乘虚入
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 我今索还土地，
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
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 俄方以划定两国边
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
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
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
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
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 ”他提出，“如
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一方面重新谈判，另
一方面积极备战，“诉诸于武力”，并且主动请
缨。 全国上下抗俄热情高涨，倒霉的崇厚一回
国就被逮捕，从重判处死缓（斩监候）。

中俄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东海再度告急：
1879年 3月，日本明治天皇下令，将琉球撤蕃
置县，琉球国王必须移居东京。 琉球问题到了
图穷匕首见的地步了。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1877年）后，日本
就屡屡要求琉球废止 “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
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废止藩王接受中
国册封的惯例，撤销在福建的琉球馆，贸易业
务概归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 琉球今后与
中国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务省处分。
琉球国王一边与日本软磨硬泡， 一边向中国
求援。 负责对琉球联络的闽浙总督何王景、福
建巡抚丁日昌， 在转呈琉球国王咨文的奏折
中，认为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
扼要之地， 无捍御边陲之益， 有邻邦酿衅之
忧”，对中国并没有大的利益，只是考虑到琉
球已经“恭顺”了数百年，“何忍弃诸化外”，如
果对琉球的求援“拒之过甚”，那么列强可能
会认为中国不能庇护属邦， 这将引起属邦的

离心离德。 根据他们的建议，大清中央命令即
将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 到达东京后
立即就琉球问题与日本交涉。
何如璋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终将成为中国

的大敌， 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派遣军
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
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
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
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
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 李鸿章及中枢机构
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
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
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
外交第一线的何如璋与外交决策机构

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880 年，中俄在
伊犁开始武装对峙后， 日本趁机吞并琉球，
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请出了美国前总统格
兰特，在中日之间居间调停。 但日本人搬出
了中日《北京条约》，证明中国早已承认琉球
是日本所属，格兰特也无奈，其华裔随员在
发给李鸿章的信中，直陈“中国之大害，在弱
之一字”，中国只有“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
主”。

1880年 7月，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开始
了艰难的中俄谈判。 大清政府对这次亡羊补
牢的谈判准备相当充分： 为曾纪泽配备了马
格 里 （Dr.Macartney）、 日 意 格 （M.Pros－
perGiquel）等熟悉中国国情的外籍专家；为保
持电讯畅通， 中央还特别拨款兴建京沪电报
线， 原先只通到上海的国际电报终于延伸到
天子脚下；左宗棠大军将伊犁地区团团包围，
一边大练武，一边搞屯田，逐渐转化为生产建
设兵团， 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则大举采购先
进军火。

国际形势也对中国相当有利。 第十次俄
土战争（1877~1878年）结束，俄国虽然取胜，
但元气大伤。 除了英国积极反对俄国在新疆
的行动外，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表示反对，它希
望俄国将对付德国作为重点。 在整个欧洲，除
了德国想浑水摸鱼、鼓动俄国东进外，几乎无
人愿意看到俄国在新疆有任何收获。
在这样的背景下， 曾纪泽的外交斡旋进

展顺利。 1881年 2月 24日，曾纪泽代表中国
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领土方面，俄国向中国归还伊犁，但割去了霍
尔果斯河以西领土；军费方面，由中国赔偿俄
国 900万卢布(折合白银 500余万两)；贸易方

面， 俄商在新疆可以暂不纳税； 边民国籍方
面， 伊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保持中国籍或迁
居俄国加入俄国籍。
尽管并不完美， 但如此成果也已经难能

可贵，左宗棠高兴地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
还，界务无损。 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
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 吉林俄船撤
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 ”他赞赏曾纪泽此
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
在确保新疆问题顺利解决的同时， 大清

政府在琉球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和搁置的策
略。
当时， 对日俄联手的顾忌是中国的主流

意见。 李鸿章认为，利用中俄冲突谋取自己的
利益，不仅日本人如此，英、德、西、葡等国莫
不如此，因此，“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
对俄交涉成功，则各国都会暂时死心，对俄交
涉若不成功，则各国都会“萌其诡计”。 因此，
李鸿章主张对日既不必像何如璋那样强硬，
也不必答应日本的瓜分琉球要求， 而是采取
拖延办法。 左宗棠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高喊
抗日、甚至要求渡海征日的建议，不仅“先蹈
危机”，而且“虚声震撼”，毫无意义。
平心而论，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

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是无奈之举。
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 搁置拖延便转变
成了放任，既成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
是狭小。 （据《中国经营报》/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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